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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的月
文 | 颜虹颖

在目光的尽头
文 | 高丽萍

窗外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袁风吹动
树叶发出沙沙声袁如此清晰遥 月光给万
物蒙上一缕轻纱袁它们像是独属于夜的
精灵袁跳着轻盈的舞遥 我站在路灯下袁感
受微风轻抚我的头发袁思绪随着野沙沙冶
声回到几年前袁那也是一个如此寂静的
夜袁以至于我现在仍不能忘却遥

那夜的月是我黑暗中唯一的光源遥
我总会因生活中一些小问题而害

怕袁一直都是这样遥 野为什么我总是做不
好呢遥 冶我望着路灯袁想着这一次的失
败袁 觉得还是难过的情绪将我拉入深
渊袁就这样吧袁我不在乎了袁我心想遥 突
然袁一双手紧握住我的手袁是小月亮袁我
先是疑惑为何他会知道我在这里袁但看
到他眼里的担心袁还是未能开口遥

野今天月色很美袁不是吗钥 冶他轻声
说遥

我并不想回答他遥
野我问你袁 一天可能会全部是白天

吗钥 冶他问道遥
我心不在焉袁野怎么可能钥 现在天不

是黑了吗钥 冶
他笑了袁指着天上的明月袁野为什么

会因为一次失败而否认自己钥 冶
野可是我难过遥 我并不想失败遥 冶我

看着他袁感觉他说的道理未免太容易了
些袁我难道不懂吗钥 我难道不会长大吗钥

小月亮看着我院野我并不否认失败
会给你带来悲伤袁 但我希望你明了袁无
论怎样一面的你袁都不能完全决定那就
是你遥人是立体的尧多面的遥你看月亮呈
现给你的这一面是明亮的袁可它也有黑
暗的一面袁你会因为它黑暗的一面而否
认它给黑暗中的一切带来光明的一面

吗钥 冶
我愣住了袁抬头看着月亮袁它是如

此皎洁明亮袁 它像一位温柔的神明袁看
着地球上那些望月思家的人袁那些向它
倾诉的人袁那些只敢在晚上将情绪发泄
出来的人遥 月亮是包容的遥

小月亮静静看着我袁 什么也没说遥
微风暧昧地拂过脸颊袁我的悲伤也被带
走遥 野你相信我吗钥 冶

小月亮看着我的眼睛袁 我笑了院
野嗯钥 冶

野那么你的未来会一片光明袁 只要
你在奔跑袁我相信你会摆脱困境遥 冶我有
些犹豫袁但看他明亮的双眼袁却还是坚
定地点头遥 野一起变得更好遥 冶

小月亮望了望前方袁野这是我们的
约定遥 冶

月亮低着眉眼袁 见证了这次的约
见袁为了表示他也听见袁于是散发出更
明亮的光遥 这寂静的夜此时像一场派
对袁庆祝着我走出深渊遥

那夜的月驱走我内心的黑暗遥
野要不是因为你袁我能这样吗钥 我对

你的付出你看不到吗钥 冶母亲的声音像
一根根银针扎入我的心里袁我的大脑一
片混乱袁耳边全是野嗡要要要嗡要要要冶声遥
逃袁我只想逃袁越远越好遥 我夺门而出袁
耳朵的声音还是很杂乱袁眼前的场景逐
渐模糊袁是泪遥 头像被撕裂袁灵魂也被撕
扯着遥 去哪钥 我该怎么办钥

野别怕遥 冶一个声音从耳旁传来遥 是
谁钥 我转头袁泪水再也止不住院野我该怎

么办钥我要怎么做钥 冶我双手抓住小月亮
的衣襟遥 他拍着我的背袁野冷静袁你听我
说袁你先别哭遥 冶我听不进任何话袁脑袋
还在被撕扯袁 身边是很多人的声音袁我
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袁 无论用任何方
式遥
小月亮双手捂住我的耳朵袁我看着

他袁有些冷静遥 一会他松开手袁野花会开
的袁不止在春天遥 冶小月亮轻声说遥
我愣了一下院野什么钥 冶路边的树向

月亮招手袁此时空气寂静到好处遥 小月
亮见我有些冷静袁才轻轻说道院野或许我
们都会迷茫袁也曾失去方向袁或许我们
都会痛苦袁甚至感到绝望袁或许我们都
会再努力袁即使结果并不如意袁我们感
到麻木袁途中跌倒袁但请继续前行袁因为
活着袁才有希望遥 冶小月亮的声音驱散耳
边的杂乱袁世界恢复一些清明遥 我抹掉
眼泪院野对不起是我太过于偏激了遥 冶

野这不是你的错袁 即使处于那样的
环境你却坚持了很久遥 云一袁你真的很
坚强浴 冶小月亮笑着说遥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坚持袁在我

过去的那些年袁听到对我最熟悉的父母
对我的评价只是野懦弱冶野怕事冶遥 心中有
些惊奇袁更多的是开心遥 野我们无法改变
现在与过去袁 但未来是由我们去创造
的遥 别怕袁你的人生只有你能决定袁你不
是任何人的负担遥 冶小月亮坚定地看着
我袁我有些触动遥

野一起拥有更好的未来袁 这是我们
的约定遥 冶我说遥
小月亮有些惊喜袁于是笑眼弯弯地

说院野所以别怕袁你是你袁谁也定义不了
你遥 冶
我想袁即使黑夜再漫长袁拥有这样

一轮明月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钥 黑夜并
非漫无边际袁黎明定会到来袁太阳也定
会升起遥
夜的月只是天上的月遥
悲伤袁无尽的悲伤涌入心中袁压抑袁

心脏被巨石压着遥 我无神地看着信息袁
目光停在最后的那句院野小月亮说希望
你别放弃遥 冶耳边是他母亲的哭声与懊
悔院野我该怎么办钥我就他一个儿子遥 冶是
啊袁该怎么办遥 我轻轻走到窗边袁看着明
月遥 泪水止不住地涌出袁我讨厌死了今
年的夏天袁也讨厌他为何不听不要下河
游泳遥 终于我哭出声来噎噎那约定怎么
办钥 做不到为何要约定钥
时间是向前的袁可月亮会一直是那

晚的吗钥我无法解释袁因为我也迷茫遥我
该用什么回忆你钥 我的朋友遥 用你温柔
的细语袁可我却记不清遥 那就用明月袁用
那晚的明月袁用永远在黑暗中发光的明
月遥 有人见过你的泪眼袁也想拥抱你的
不堪袁有人明白你的痛苦袁也想融入你
的黑暗遥 感谢有你袁一直坚定又温和袁你
的存在治愈了我遥
又是明月高照的夜袁 我抬头望着

它袁微微笑着遥 风迎面而来袁带着桂香袁
心中有些惆怅袁深深叹了一口气离去遥

野一起变得更好袁 这是我们的约
定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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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有一句话院目光所及皆是你袁
既有爱情的独钟袁 又有长辈对后
辈的关照遥 在外婆的目光尽头永
远是她的女儿要要要我的妈妈遥

我的妈妈在不到二十出头的

年纪就嫁给了我的爸爸遥 在每一
位妈妈的心里袁孩子始终是孩子袁
哪管他已成家生子遥 妈妈出嫁的
第二年袁 我就来到这个世界袁这
样袁 一位妈妈的女儿也变成了一
位妈妈遥妈妈跟我说过袁在她待产
期间袁 外婆背着一大背篓好吃的
东西来看她袁直到我落地袁外婆才
放心回家遥在离开的时候袁外婆甚
至还一步三回头袁 可见母爱的深
沉遥在书上袁这可是对爱情的浪漫
描述遥这时袁竟用在了一位母亲的
身上遥

有一年的春节袁 我们前往外
婆家拜年遥我家离外婆家不算远袁
只需三十分钟遥 在坐船渡河的过
程中袁 妈妈就接到了外婆的好几
个电话袁反反复复地问野到哪里来
了冶遥 而船划动的声音太大袁每次
打电话都听不大清楚袁 只能大声
地喊袁这样也才能听见一点遥

待我们过了河袁上了岸袁外公
已经驾着三马车在等我们了袁刚
好够载我们一家四口遥 外婆行动
不便只好在家中等待我们的到

来遥当车开到家旁的时候袁外婆早
已在家门口站着袁 时不时望一望
路的前方遥一下车袁妈妈就向外婆
飞奔而去袁外婆则张开双臂袁将妈
妈紧紧地抱在怀里遥

到了吃饭时间袁 以往都是妈
妈不断地往我的碗里夹肉夹菜袁
而现在袁 是外婆不断地给我们夹
肉夹菜遥 看着妈妈碗里堆如高山
的肉袁大家不禁笑了出来遥妈妈一
边吃袁一边责怪外婆夹得太多了袁
别的人还要吃遥我发现袁到了外婆
家袁妈妈才能真正地做个孩子遥因
为在我们家袁 妈妈都是端庄有礼
的袁 像是一位大家闺秀遥 在外婆
家袁我看到了妈妈不同的一面遥

到了晚上遥 外婆一直握着妈
妈的手问寒问暖袁 千言万语一直
说不完似的袁直到深夜遥妈妈在家
时一直说馋外婆做的葱花面袁这
次袁终于如愿了遥 一年里袁来外婆
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遥 外婆已经七
十多岁了袁 也因多年劳作落下了
病根袁一劳作就又会复发遥但外婆
总是不听劝袁偷偷地去干农活袁病
复发了也不跟妈妈讲遥

住了几天后袁我们要回家了遥
临行前袁 妈妈千叮嘱万嘱咐外婆
不要再干活了袁 外婆一边应声一
边忙于装东西要要要那是给我们带

回家的遥我们回家了袁外婆也一直
看着我们袁 妈妈的眼里充满了泪
水遥 待我们消失在外婆的视野中
时袁外婆打来了电话袁电话已经接
通了袁妈妈也已经泣不成声袁妈妈
说话的声音都哽咽了袁 而外婆则
是强忍着不断嘱咐妈妈遥 可我远
看过去袁妈妈分明哭了遥

不幸的是袁第二年袁外婆就去
世了遥在外婆去世的那一晚袁我感
觉整个天就快要塌下来了遥 看着
妈妈跪在外婆面前放声痛哭袁我
的心里也不是滋味遥 整个房间里
都是哭声袁 我拉着妈妈劝她不要
再哭了袁可下一秒袁妈妈已经瘫坐
在了地上口里一直喃喃着院野妈袁
你不要丢下我袁你不要走噎噎冶直
到哭累了袁就趴在外婆床头袁怎么
拉也拉不走遥 轻轻地说院野妈你怎
么就这样走了袁 我还没报答你的
恩情呢浴 冶在听不到回答后袁又哭
了袁 慢慢地泪水也慢慢浸湿了床
头遥 鸡也鸣了好几声遥

外婆的目光尽头永远是她的

女儿袁 而女儿的目光尽头也永远
是她的妈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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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它袁 看上面已模糊不
清的财神像袁 鲜艳的红色早已被
时间卷拂走了遥我摸着它袁感受它
被腐蚀的痛遥 我轻轻地推开这年
代感十足的木门袁 它发出如恐怖
电影般野吱嘎冶的声响遥 灰尘袭面
而来袁 在阳光的照射下好似有了
魔法袁包裹着我的全身袁将我带回
专属于老房子的回忆遥
小时候父母外出务工袁 我和

当地许多孩子一样被送回老家与

外公外婆居住在一起遥 老屋是个
大平房遥 在顶上铺着一层塑料膜
压实后再盖上瓦片遥 地板不是城
里头的水泥地或瓷砖袁 是有些许
凹凸不平的土地板遥 墙壁是灰色
的砖头袁 要是不小心被刮一下那
可有得你痛的遥 墙壁上有许多钉
子袁 将钉子钉入砖头的缝隙中就
可以挂镜子尧梳子还有胶带遥然而
现在钉子早就从缝隙中脱落出

来袁身上布满了锈的痕迹遥厨房的
墙壁被柴火熏出了水墨画袁 看不
出灰色了遥老屋没有网络袁没有游
戏机袁只有一台台式电视机遥每天
晚饭后就和外公坐在电视机前看

抗日电视剧遥 不过看着看着电视
屏幕就变成满屏马赛克袁 于是我
就会大喊院野外婆袁 电视没有信号
啦浴冶在厨房洗碗的外婆就会去摇
晃那个野大锅盖冶袁运气好就能恢
复正常继续观看袁 运气不好只能

上床睡觉遥
我喜欢老屋的厨房遥 老屋的

厨房很大袁有一间教室那么大遥里
面放着洗衣机袁 小水池袁 还有柴
火遥冬天里袁外婆做菜时我就拿个
小板凳坐在灶台前面烤火遥 火变
小的时候添火袁 时不时地扔几个
土豆或者红薯进去遥 土豆无需放
任何调料袁 剥皮后吹两口气就大
咬一口袁 根本顾不上什么烫不烫
了遥 土豆被烤得十分绵蜜且带着
炭火的香味遥 吃下两个外婆便不
允许我再吃了袁 因为正餐准备开
始了遥

我喜欢老屋前的坝子遥 野小
妹袁快点出来袁我带你摔摔炮浴冶这
可是我隔壁盘二哥的声音袁 他从
城里读书回来了遥 我便急匆匆地
跑出来和盘二哥在我家坝子玩遥
小时候胆子很小袁 不敢玩用火点
的鞭炮袁 只敢玩摔在地下就响的
摔炮遥 大人总说玩鞭炮会把手炸
掉的遥 有一回盘二哥拿了一盒鞭
炮来我家遥 野小妹你试试不袁我在
城头读书的时候那些大娃娃教我

的袁好玩得很遥 冶盘二哥说着便把
鞭炮递给我遥野我不要袁盘二哥袁我
害怕遥 冶我拒绝了盘二哥遥盘二哥
说我是小气鬼袁 然后便用打火机
去点鞭炮遥野小妹快点跑遥冶盘二哥
已经开始后撤了遥 我俩一边往前
跑一边回头看便摔在了地上袁把

外婆刚剥好的毛豆盆打翻了遥 于
是我们俩就被外婆训了一顿遥
家里有一辆比我腿还高的自

行车袁 外公有空时就会带着我在
坝子里转上个几圈遥 外公的手稳
稳地把住车头袁 我坐在后座紧紧
抱着外公的腰遥 每次外公在转弯
的时候就会特意扭转车头说要翻

了要翻了袁 我就会紧张得大喊院
野我不玩了袁外婆快点来接我遥冶于
是就会听到外公爽朗的笑声遥
现在外公身子依旧健康袁七

十岁的他头上的白发都还不到一

半遥
灰尘散去袁 老屋变得破败不

堪遥我将门轻轻带上袁返回县城的
那个家遥
时光如水流般过去袁 我渐渐

长大袁要去城里读小学了遥外公外
婆为了照顾我离开了住了几十年

的老屋袁一同来到城里遥刚开始准
备过年时袁我们都会提前回老屋袁
可是袁现在准备过年时袁我们总是
说太远了不去袁太忙了不去噎噎
于是我便自己一个人回去看

了一眼遥 通往老屋前的小路已经
被杂草覆盖得看不见了袁 而我最
爱的老屋离我也渐行渐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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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老屋
文 | 索雨欣


